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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黄润华先生二三事 

 柳森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 年 8 月 12 日午后，惊悉黄润华先生辞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依稀记得 7 月 14 日

同古籍馆领导前去黄先生家中探望的场景，现在想来感慨万千。黄先生身为古籍保护研究专

家，成果颇多，享誉内外。他在国图工作三十五年之久，其间，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双管齐

下，提携后学，笔耕不辍。实际上，黄先生与少数民族语文组渊源颇深。1972 年，黄先生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实践活动两年后回到馆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图书

馆业务工作生涯，他首先在当时的善本特藏部少数民族语文图书组（今古籍馆少数民族语文

组）从事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工作，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语文组是黄先生国图业务工作生涯

的起步之处。同时，黄先生的学术专长是满文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其担任行政领导期间及退

休之后，仍与少数民族语文组有颇多交集，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语文组也是黄先生学术研究

生涯的落脚之处。我是 2014 年 3 月调转至少数民族语文组，在之后每年的春节团拜活动过

程中，我都有幸陪同部门领导前往黄先生家中进行探望。虽然与黄先生的具体接触不是很多，

但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一、为人平易谦和——《红色文旅年华》采访印象 
 

    2021 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联合

策划推出“《红色文旅年华》——文化和旅游部机关、直属单位离退休党员干部代表访谈活

动”，此活动旨在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决策部署、重

点发展变化，回顾奋进历程、总结发展经验。4 月 13 日，接到部门领导通知，由我配合馆

老干部处完成古籍馆退休老党员黄润华先生的采访录制工作。接到这个重要任务，我心中有

些忐忑不安。一方面，此前我与黄先生接触不多，仅限于每年春节团拜时陪同领导前去家中

拜访，其间我也并未与黄先生有过直接交流；另一方面，从资历来说，黄先生是我的前辈，

而按年龄来讲，黄先生是我的长辈。在我眼中，黄先生是一位老领导，更是一位古籍保护老

专家，因此，我恐怕因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准备不足而不能圆满完成这次采访任务。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黄先生是一位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的老专家。4 月

14 日，我通过电话联系了黄先生，向其详细说明了此次采访活动的具体安排及我拟定的采

访大纲。在电话那头，黄先生用十分平和的语气对我说：“好的，小柳，采访的具体安排和

要求，我都记下了。同时，你拟的采访大纲很好，有关这几个问题，我这几天准备一下。你

也围绕红色文旅年华这个主题，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遗漏或需要补充的问题？等我准备好

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们俩再碰面商量一下。”黄先生的这些话语，让我卸下了压力，我也

按其嘱咐，在业余时间继续完善采访大纲。4 月 17 日下午，我接到黄先生的电话，他约我

次日上午到其家中见面，商量采访的具体流程和细节问题。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他家，他给

我倒了一杯热茶，寒暄过后，我们就直奔主题，开始对接采访问答环节的具体内容。在其手

写的采访草稿上，我看到了许多圈改勾画之迹，这不仅体现了其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而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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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这位耄耋老人的严谨作风。在交流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的并不是前辈的居高临下，而

是一位长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和平易近人。 

4 月 22 日上午，在老干部处的安排下，我们从馆里乘车前往文化和旅游部录制访谈视

频。在录制现场，黄先生对录制工作人员亦和善有加。他微笑着对那两位年轻人说道：“别

看你们年轻，但你们都是技术型人才，在技术方面，我需要向你们请教啊。所以啊，你们也

别客气，在录制过程中，有什么角度问题、我声音不够等问题，你们就随时提醒我，多录几

遍也没关系。咱们通力合作，争取把这个访谈节目录好。”他的一席开场白，瞬间让采访现

场气氛轻松了许多，大家都笑着点头称是。之后，按照采访大纲，由我提问，黄先生逐一娓

娓道来。我们的采访录制活动十分顺利，不到 1 小时就圆满完成。我们都感谢当时已 81 岁

高龄的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的录制工作，但黄先生对我们说：“我得感谢文旅部老干部局的

领导，感谢国图的领导，感谢他们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中想到了我。同时，我也感谢你们这

些年轻人，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谢谢你们！”黄先生的谦虚与宽容，让我们如沐

春风、倍感温暖。此外，还有一个细节让我难忘，在黄先生乘车及上下楼梯过程中，我试图

上前搀扶，他却十分平和并微笑着对我说道：“小柳，别客气，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上下台

阶也没问题。你也要经常锻炼身体，咱们图书馆员首先要有一个好体魄，才能做好业务工作，

才能照顾好家人。”他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受益良多，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位古籍保

护老专家的和善可亲与平易近人。 

 

图 1  2021 年“红色文旅年华”访谈录制现场 

 

二、关注古籍保护——历年春节团拜慰问印象 

 
黄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古籍保护专家，他长期致力于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内的中

华古籍保护与研究事业并且成果颇丰。在我印象中，在每年春节前夕，我陪同部门领导前去

黄先生家进行慰问时，他都与在场的古籍馆领导及员工反复讨论古籍保护工作事宜。在每次

拜访交谈过程中，他很少谈及家长里短，更不会涉及馆里的人事工作，他关注最多的话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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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籍保护。例如，他每次都会询问陈红彦主任有关古籍馆的古籍采访、编目尤其是古籍修

复保护工作进展；他每次都会询问萨仁高娃主任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人才引进与梯

队建设工作进展；最后，他还反复叮嘱大家要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按照业务工作需要

并结合个人学术专长，潜心研究、多出成果，为国图的古籍保护事业添砖加瓦。 

出于学习经历与研究旨趣原因，黄先生在退休后关注更多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

护与研究工作。对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2019 年春节团拜时，他特别提及馆藏中国少数

民族文字古籍拓片等问题，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

化项目”赞赏有加，称其是将古籍化身千百、提高读者研究效率的一大善举，同时也是让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有效手段之一。当年 7 月，经黄先生介绍，享誉世界的契丹文研

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先生主动联系民语组，主动将

其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一书赠予民语组。在此基础上，在黄先生的助力下，

我们一直与刘先生保持沟通。2021 年 9 月 15 日，刘先生同意将其个人珍藏的契丹文碑刻拓

片以数字化形式赠予国图，而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古籍馆部门领导的高度认可。由此，民语组

员工先后 6 次前往刘先生家中取送契丹文碑刻拓片，并交给推广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扫

描，从而为我馆引进了这批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碑刻拓片数字化资源。2022 年初，因新冠

疫情原因，馆里决定当年针对退休老干部的春节团拜活动取消。1 月 24 日，我按照部门领

导要求，通过致电形式对黄先生表示了亲切慰问，当我向其提及刘凤翥先生的捐赠善举时，

电话那端传来了黄先生爽朗的笑声…… 

 

图 2  2021 年刘凤翥先生捐赠契丹文碑刻拓片数字资源 

 

三、热衷学术研究——先生生前夙愿印象 

 

2000 年 12 月，黄先生正式退休，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也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其所钟情的学术研究之中。他阅读了许多书籍、查阅了大量文献，带着对中国少数民族

古籍保护事业的深沉热爱，潜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持续推动满文古籍目录整理，

并在这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12 月，由黄先生与屈六生先生共同

主编的《满文文献知见录》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此书是黄先生生前倾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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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纂的满文古籍整理作品。该书在众多满文古籍目录作品的基础上，将国内外及近年来

新发现、新编制的满文古籍目录综合统编，从而基本反映了有清一代满文图书的概貌，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将该书视为目前可见的世界满文古籍目录的集大成者。遗憾的是，此书是黄

先生生前最后一部大型古籍目录整理作品，但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与热爱由此可见一斑。可

以说，热衷学术研究尤其是满文古籍整理与研究是黄先生的毕生追求，而这种夙愿也延续至

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温暖到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图 3  《满文文献知见录》封面 

    2023 年 7 月 14 日上午 9 时，我陪同陈红彦主任、萨仁高娃主任前去黄先生家中探望。

其时，黄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不巧的是，楼上正在装修，伴随着刺耳的噪声，黄先生用尽

力气，尽量大声地向我们表达了其对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古籍馆业务建设、古籍保护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关心与建议。同时，黄先生依然十分关注学术研究，特别提出希望我们帮忙打

听一下《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的出版情况，因为此书中收录了他的文章《〈西游记〉满

文译本的新发现》。对于黄先生的这个心愿，陈红彦主任当场同意，并表示将立即联系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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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相关工作人员，尽快将样刊交予黄先生手中。非常幸运的是，黄先生的这个与学术研究

息息相关的愿望，当天中午就得偿所愿。 

    当天 10 时，为了让黄先生多多休息，我们结束了拜访。在楼下，我们三人还为由东边

还是西边步行回馆而犹豫了一下，因日照强烈而稍作停留后，陈红彦主任决定由西边回馆。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当我们刚刚走出小区大门时，萨仁高娃主任说了一句：“那不就是张

铁山教授吗？！”原来，《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主编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研究院的张铁山教授，正好迎面向我们走来！于是，双方短暂寒暄，我们由张教授处得知《民

族古籍研究》（第五辑）样刊在 6 月初刚刚邮寄至编辑部。在征得张教授同意后，陈主任令

我立即跟随张教授前往中央民族大学将样刊取回并送至黄先生家中。之后，虽然那天气温高

达 38 度，但我还是加快脚步，在中午 11 时左右即将 3 册《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样刊

亲自交到黄先生手中。当时，黄先生非常高兴……他的笑容，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黄先生的最后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文亦具有重要的学术揭示

意义。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西游记》的满文译本只存藏于皇室之内而民间未见踪影。

2011 年，黄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寻访满文古籍，意外发现该馆藏有一部满文译

本《西游记》。经黄先生鉴定，此书为乾隆间译、嘉庆五年（1800）抄本，该书是目前所见

民间满文译本《西游记》的存世孤本，且字体俊秀、装订整齐、书品完好，具有重要的文物、

学术、艺术价值，理应被视为善本古籍。黄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填补了此前满文古籍

学界关于《西游记》满文译本的一块认知空白，而且也让世人对包括《西游记》在内的汉文

四大名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传播情况有了新的认知，该书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各民族

文化的互鉴融通，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之一。 

    黄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学界的重大损失，斯人已去，风范永存，黄先生

的道德文章，我们将永志不忘！ 

    悼念先生，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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